文化理想VS.現代生活
1、 前言
文化理想代表著文明發展的前景與盼望，是從傳統走到現代的蛻變過程及其結果。處今日之世，確也讓我們看到如下格格不入充滿矛盾的衝突形態：
(1) 人文化成VS.絕聖棄智
「人文化成」是成就人格、開展生命、豐富生活品質的終極目標，並且若從正面的意涵來加以解讀，它代表的是一種偉大的人格之孕育，以及豐富的生命內涵。但是當代文明之發展路徑顯然不是按照我人所欲實現的規劃之路前進，人文意涵與人的價值往往存在著如同老子之言：「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的反差現象。
(2) 天下有道VS.天下無道
《論語‧泰伯》中孔子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今日社會正是瀰漫著一股「有道」與「無道」之二元對立與爭端，使得人渾然不知此生之意義與價值何在？身陷有道與無道之爭扎與漩渦中，不知如何建立價值主體，於是宇宙觀空洞，人生觀乏味。人活著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出現迷惘。在積極入世與消極退縮的拉扯之間，形成無力與無言。
(3) 數位科技「物化」時代與自我價值意涵之迷失
科技時代，「變化」是唯一的不變，並且席捲影響我們的生活，一切以唯科技化是從，唯科技化之結果形成了極端的「物化」，追求時尚、時髦標新立異，占領了現代社會人們的意識空間與價值判斷之取捨，「做自己的主人」之意涵湮沒於滾滾科技紅塵之中，傳統之「三不朽」形成空中樓閣，人人競逐享受科技文明物化之成果，只有現實性、短暫性、感官性而忘卻於生命價值實現自我造福社會的另一層意涵，淪為科技所制約之對象。
2、 文化理想之重新出發
(1)  觀念啟蒙：
我們需要何種文明以象徵人的意義與價值？我們當思考是否需要從傳統中汲取養分滋潤因科技發展所帶來的「忙與盲」之危機？固然「人文化成」是化解文明的對立與衝突，但若是發展的結果是抹殺個性，人性流於物化競逐，「人文化成」也可能使得人類文明逐漸陷入自我創造的對立和矛盾循環的困境。吾人亦發現「幸福感」指數越高的國家往往不是享受科技文明程度越高的國家，可以得到參照與反思。固然文明是往上推陳出新，但若是未必有充分實現的絕對保證，亦可能使得文明陷入自我創造的對立和矛盾循環的困境，也為人類製造心靈緊張與焦慮。
史賓格勒(Spengler)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對於現代西方文明的剖析十分深刻。他認為：人的生命意義就在於掌握自我中那個特立獨行的「我」。生命因而是有自我意志無盡的創造和求變的努力過程，在這努力中，人用信仰和工作來證明「我」的存在。任何對他者的「你」之尊敬或對物之肯定，推至終極，只為了成就自我中那個「我」的快樂和不朽了。於是我們看到「衝突」成為必然，於今的世界也就形成各種衝突的型態，舉凡在宗教的衝突、階級的衝突、種族的衝突、甚至到文化的衝突等。這些可見的歷史迷失也正逐漸腐蝕每個文化與成員的心靈世界。
(2) 如何從「控制」的迷失出走
葉啟政在〈開創人文理想的新境界〉(1990)一文中即一針見血的提出「糅合了科技、民主、和資本主義三種歷史潮流，理性所內涵的文化表徵，可由控制、效率、效用與拓展四個成份做特殊的組合來表現。」換言之，即是運用最有效率的方法、程序、資源等來控制外在環境和其他人，以拓展自己所有的最大效用。而我們的生活世界也正是處在這樣的牢籠之中，在一切可能的包裝之下，人的主體價值也是計量的、是受外控的，也是受到牽制的。
(3) 建構倫理之善與生活世界之美

從現代生活的角度而言，往往會形成一個問題產生時，我們會選擇「以

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例如以突破科技來剋制科技所帶來的禍害，既不智，也不符合人文。我們新需的應是更根本的提出對人文意義的重新思考，尤其是在「倫理的善」與「生活的美感」進行反思。就倫理的善而言，規範與約束是必需的，但如何讓個體擁有互為主體的自由，生活的美感而言，享受並非絕對，而是對享受的解讀層次應予提昇至心靈層面與充分關照。

三、結語


「和諧」是文化理想與現代生活結合的追求目標，人的健康除了身體健康，還包括心靈的健康，因此在人所存在的時空環境中，自我內在的和諧與人我外在的和諧皆須講求。和諧是珍惜彼此共存共榮的當下，是惜福與惜緣，存在的價值不是來自於佔有，而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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